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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海编写 《文镜秘府论》的出发点 

吴 双 

摘要：《文镜秘府论》过去一直被认为是一部中国文学批评理论论著，因其保存了国内今已 

散佚的诸多文献而颇有价值。但从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的角度来看，它应是一部特色鲜明的以 

汉语作为二语写作教材，尤其宝贵的是它是目前为止我们看到的第一部由非母语学习者在海外编 

写的汉语教材。作为 日本僧人的空海为何要编写这本书?本文认为空海乃是为了传扬他在 日本开 

创的真言宗教，清扫语言障碍而编写。在空海看来，“如来说法必借文字”，“密”为 “显”之 

极致也，要实现弘扬真言宗和以真言宗镇护国家的理想，就必须推广汉语书面语在 日本的教学。 

可见 《文镜秘府论》正是空海宗教观与语言观、语言教学思想观密切相关的产物。 

关键词：《文镜秘府论》 真言宗 镇护国家 二语教材 

作者 吴双，1965年生，北京语言大学汉语学院副教授。 

空海 (774—835)，俗姓佐伯 (一作佐伯真)，El本国香川县善通寺市人，法号遍照金刚， 

谥号弘法大师。延历二十三年 (804)，当唐德宗贞元二十年，他随第 17次遣唐使团留学长安， 

跟从大师惠果学习密宗，深得 “唐密”真谛，回国后创立了日本佛教真言宗即 “东密”，撰写过 

很多佛教论著，并在高野山建寺开基，弘法授徒，至今信徒遍及东瀛，历久昌盛不哀。 

《文镜秘府论》是空海在817—820年之间在日本编写的，① 共6卷，被后人视为日本汉诗创 

作的指南，对普及东土汉诗的韵律知识、提高日本学习者汉语写作水平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长期以来被认为是一部由日本人编写的中国文学批评理论论著。那么，身为日本僧人的空海为何 

要编写这样一本书?他是为谁编写?该书又为何在日本编写而成? 

空海在 《文镜秘府论 ·序》中阐释了他的编撰动机： 

爰有一多后生，扣闲寂于文囿，撞词华乎诗 圃；音响难默，披卷函杖，即阅诸家格式 

等，勘彼同异。② 

请求空海编书的 “一多后生”是谁呢?王利器认为 “一多后生，谓持奉一多法界说之后辈 

也。”③ 卢盛江：“我认为，‘一多后生’的 ‘一多’⋯⋯空海弟子之中，更可能是实慧。”④ “空 

海 《御遗告》把后事托付给实慧，实慧实际是空海继承人b”⑤尽管各家看法略有不同，但无可 

争议的是，“一多后生”即佛门真言宗弟子——应弟子之请，为他们编写 《文镜秘府论》——一 

①⑤ (日]遍照金刚撰，卢盛江校考 《文镜秘府论汇校汇考 ·前言》，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 

② 本文所引 《文镜秘府论》皆用王利器校注 《文镜秘府论校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 

③ [日]弘法大师原撰，王利器校注 《文镜秘府论校注 ·前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 17页。 

④ 卢盛江：《空海与文镜秘府论》，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 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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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可作为汉语诗文写作教学用的教材，即该书编写的宗旨。 

那么，佛门弟子为什么要请求空海编写 《文镜秘府论》呢?空海又为什么会答应弟子之请 

编写该书呢?笔者认为，这与空海竭尽毕生精力宣扬的真言宗教义是分不开的。 

一

、 《文镜秘府论》体现了真言宗的语言观 

通过对空海所著代表作之一 《声字实相义》的考察，我们发现空海的宗教思想和语言哲学 

是统一的，他所创立的真言宗宗教观念中显示出高度重视语言的思想，由此昭示了他撰写 《文 

镜秘府论》的根本动机。 

首先，“空海耗费了毕生精力要传授的真言密教究竟是一种怎样的教义呢?其实就是所谓秘 

密的真言，即通过咒文来显露各式各样的超强能力，归根结底就是带有一种咒术的法事经典。 

它以极端的象征性仪式，演绎出无比庄严的气氛，使各种参加仪式的人们对其抱以无尚崇敬的 

心情。”① 

空海的密教思想包含在 “真言”概念之中。真言概念出自佛教经典，按照空海在 《声字 

义》、《十住心论》的解释，真言在梵文里叫做曼荼罗。“真言”有两层意思，一是用来表达密教 

的思想，二是指如来的如义真实语。而曼荼罗是佛教中最早、最原始的宗教仪式之一，在密教信 

仰者看来曼荼罗确实是神秘的和神圣的，它与咒术联系密切。行咒术时，需口诵禁咒，禁咒一般 

都是祈愿的具体内容。曼茶罗的这些基本制作方法明显被密教直接吸收。② 密教所依据的根本经 

典 《大日经》与 《华严经》的本尊毗虑遮那佛，具有与以宇宙的本体及其自身领悟宇宙的特性。 

这位法身佛可以用 自己的方式去讲法。人类只要处在一个正确的领悟状态下，适应宇宙的禅定， 

即刻就会感觉到自身的存在，而言语是法的显现方式，我们所感知的色、音、香、味、触感及我 

们知道的所有事物、现象就是声音、语言。 

可见，真言宗积极肯定语言的作用。那么，为什么语言和真理有着这么密切的关系呢? 

(一)“如来说法必借文字” 

真言宗的理论依据主要在于 《大Et经 ·具缘品》之 “等正觉真言”等语句，阐明了声字即 

为实相，声字则实相之法体。日本学者小田慈舟认为，真言宗之宗名正来源于声字则实相这一原 

理，并且表示法身说法之意，《声字实相义》属空海宗教体验之告白，目的在于究明 “三密”中 

“语密”之本质的真言的意义，以便后世能将真言宗用于实践。③ 

什么是 “声”呢?空海解释道：“初释名者，内外风气才发必响，名日声也。响必由声，声 

则响之本也。”(《声字实相义》)无论气流从口内出还是从口外进，都必定有响，名之为 “声”。 

“声”不仅仅和人类的生命相关，同时还和自然界的自然现象有关。“又四大相触音响必应，名 

日 ‘声’也”，即地、水、火、风四种要素相互接触，音和响都必定相应，这样的情况也名为 

“声”。进一步深入，空海把自然现象和中国文化、印度文化里的有关现象联系在一起进行考察， 

说 “五音八音、七例八转，皆悉待声起”。中国文化的宫、商、角、徵、羽 “五音”、金、石、 

丝、竹、匏、土、革、木 “八音”，以及印度文化里的 “七例八转”，都是依靠 “声”才产生 

的。根据松本照敬的注解 ，梵语文法中的主格、对格、具格、为格、从格、属格、依格和呼格的 

格变化被称为 “八转”，而去掉呼格的格变化则被称为 “七例”。④ 

① [E1]上桓外宪一：《Et本文化交流小史》，王宣琪译，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99页。 

② 侯慧明：《论密教早期之曼荼罗法》，《世界宗教研究》，2011年第3期，第35页。 

③ [日]小田慈舟：《十卷章讲说》上册，高野山出版社昭和59年，第 133—135页。 

④ 王一鸣：《日本学者空海 (声字实相义)研究》，《现代哲学》，2008年第3期，第 1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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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又是什么?它和 “实相”又是怎样的关系呢?空海认为：“声发不虚，必表物名，号 

日 ‘字’也；名必招体，名之 ‘实相’。声字实相，三种区别名义。”即能表现事物名称的，就 

叫做 “字”；因名本来是和事物的本体相一致的，因而就把它称为 “实相”。总而言之，“声”、 

“字”、“实相”之间的区别则被称为 “义”。 

空海认为佛教的隆兴需要依靠 “声字分明”才能让 “实相”之真理显现，极其重视文字反 

映实相 (对象)，文字替代实相的作用。在 《声字实相义》中，他明确地指出：“名教之兴，非 

声字不成，声字分明而实相显。所谓声字实相者，即是法、佛、平等之三密，众生本有之曼荼 

也。”① 意即可将 “声字实相”理解成代表宇宙真理之佛教的三个神秘教义及世界，因为声字、 

实相的文字，即是 “法、佛、平等”之三密，亦为 “众生”即所有生命都生活在其中的曼茶罗 

之宇宙世界。 

“‘初叙意者。夫如来说法，必藉文字’，此语可谓开宗明义，空海认为作为密教里最为神圣 

者的大日如来如果说法，他也必须借助文字。这一句话，可以认为是总摄 《声字实相义》全文 

之要义，非常重要。”② 这就是空海的语言观，它不仅异于西方的语言观，也不同于东亚所常见 

的语言观。这种观念，不仅表现于其宗教思想，也表现于其美学思想，乃至语言教学思想。无 

疑，“说法必须借助文字”便是 《文镜秘府论》的编写目的，《文镜秘府论》的编撰与真言宗的 
一 贯立场是不可分割的。 

(二)“密”为 “显”之极致也 

空海极力主张 “六尘教体”说：“如来说法，必籍文字，文字所在，六尘其体。文字之起， 

本之六尘。谓六尘者：一色尘，二声尘，三香尘，四昧尘，五触尘，六法尘。此六尘各有文 

字。”③ 在空海看来，此六尘就是文字之所以生成的根据，大 日如来就是使用文字进行说法的， 

目的在于以图惊醒众生的长梦，因此，“六尘教体”说便成为空海的 “文字构成”说，没有六尘 

就不存在构成文字的主体，而没有文字的主体，自然文字就不存在了。 

而文字 (包括语言)的来源在于什么呢?正在于人们通过眼、耳、鼻、舌、身、意六识所 

认识到的色、声、香、味、触、法六者。恰如上桓外宪一所言：“《古今集》的假名序中所写的 

‘生长在世上的万千生物，皆能唱出 自我的心声 ’这段语言，恰似空海传播的密教之思想源 

泉。”④ 通过语言，真如遂以各种形式显现于宇宙的外部，无论是松涛草露抑或行云流水，森罗 

万象尽皆真如之显现。《悉昙轮略图抄》一：“抑 《声字实相义》云：‘五大皆有响，十界具言 

语；六尘悉文字，法身是实相。”’⑤ 

因此，密教的 “密”，不妨可理解成 “显”之极致也! “三密”即代表宇宙真理的佛的身 

密、语密、意密，“六尘之本，法佛三密即是也。平等三密，遍法界而常恒；五智四身，具十界 

而无缺。”⑥ 小西甚一在其 《文镜秘府论考 ·研究篇上》序中认为，空海的 “密”这一概念，乃 

是法之外并无语言存在之道理，因此称为 “密”。语言为法曼荼罗，常被人们视而不见，实际上 

它却将宇宙的真理大大地显现。 

可见，在密教世界之中，语言就是佛法本身的表现方式，佛法本身是作为语言来表现的。语 

言在密教中居于何等重要的位置!只有声字变得分明，世界的真实之相才会昭然毕现。 

① “名教”一般场合指儒教，但空海此处指通过 “名”即语言来进行教化的佛教，主要是真言宗。 

② 王一鸣：《日本学者空海 (声字实相义)研究》，《现代哲学》，2008年第3期，第 116页。 

③ [日]弘法大师原撰，王利器校注 《文镜秘府论校注 ·前言》，第3—4页。 

④ [日]上桓外宪一：《日本文化交流小史》，第100页。 

⑤ [日]弘法大师原撰，王利器校注 《文镜秘府论校注 ·前言》，第4页。 

⑥ 同上，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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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空海的宗教观与其语言观及语言教学思想密切相关 

考察空海的真言宗宗教观，我们发现其中蕴含着高度重视语言的思想；而考察其语言观，则 

发现 《文镜秘府论》不仅反映了空海真言宗开宗立教的根本思想，更体现了开展语言教学的 

思想。 

夫大仙利物，名教为基，⋯⋯然则一为名始，文则教源，以名教为宗，则文章为纪纲之 

要也。世间出世，谁能遗此乎!故经说阿毗跋致菩萨，必须先解文章。⋯⋯是知文章之义， 

大哉远哉!(《文镜秘府论 ·序》) 

“大仙”即佛陀，《涅檠经 ·卷二寿命品》① 云 “大仙人涅椠，佛日坠于地”，即可为证。 

“名教”一般场合指儒教 ，但空海此处指通过 “名” 即语言来进行教化的佛教，主要是真言 

宗。空海认为佛要救济众生，就得以 “名教”——即通过言语之教作为基本手段的宗教来引 

导众生，所谓 “归趣之本，非名教不立；名教之兴，非声字不成 ，声字分明而实相显”。所 

以，“故经说阿毗跋致菩萨，必须先解文章”，所谓 “文章”，在此既有文字之意，也有文学之 

意，揭示出空海高度重视写作教学 ，视文章有解说真言宗之功效的根本思想。所以，无论在 

家修行者抑或出家之人 ，都离不开写作汉语文章。要想理解佛典菩萨，必须先理解文章的玄 

妙之道方可。因此，收人 《文镜秘府论》的四声、八种韵、十七势、十四例、六义、十体、 

八阶、二十九种对、三十种病等等，在密教看来全部都是陶冶真言的规矩准绳。正如王一鸣 

所言： ‘ 

空海在对于文学的审视中显示出高度重视语言的思想，在空海看来，文学与真言宗是互 

相融贯的。对于文学与真言宗而言，语言同样不可或缺，并且语言联结了文学与真言宗两个 

不同的体系。《文镜秘府论》坚信文笔经过加工后终究是真言，故其根柢乃在于以无相真空 

为有相妙有、即事而真的观点。可见，空海给予了语言非常高的地位，甚至承认语言能够表 

现他心目中最崇高的佛法、真如，空海肯定文学艺术的这一立场，可以断定是由于其肯定语 

言的这一态度所决定的，换言之，空海对于语言的态度决定了他对于文学艺术的态度，既然 

肯定了语言，也就有必要肯定文学艺术。② 

在空海眼里，“悟者号大觉，迷者名众生。众生痴暗，无由自觉，如来加持，示其归趣。” 

如来要出面拯救众生，使不明白的 “众生”明白道理成为 “大觉”，就要 “示其归趣”，这便是 

真言宗与汉语书面语的关系，也即名教与声字，再由此过渡到实相之关系，其中蕴藏着必然的逻 

辑关系。既然佛教的真理需作为文字来显示，文字便成为教化的根源，而教化是第一义的，故文 

章就是建立国家社会秩序的第一义，因此，以 “一多后生”为代表的佛门弟子为了提高 自己表 

达 “真言”的水平，请求老师空海编写这部汉语教材，实乃名正言顺之事。可见，空海正是应 
“

一 多后生”的请求，为了使 “将来秀士，无致深惑”而编写该教材的。空海在 《序》篇指出 

当时写作诗文的样式手册虽多，然而对于日本学习者来说 “要枢则少，名异义同，繁秽尤甚”， 

无奈之下才 “余癖难疗，即事刀笔，削其重复，存其单号，总有一十五种类。”对诸多格式类著 

作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才成就了这部经典。 

空海于806年回国后，便着手创立真言宗，先后著有 《秘密曼荼教付法传》二卷、《即身成 

佛义》一卷、《秘藏宝钥》三卷、《十住心论》十卷、《辨显密二教论》二卷、《声字实相义》、 

《字义》，以及 《大日经开题》、《金刚顶经开题》、《仁王经开题》、《心经开题》、《法华经开题》 

① 《大正藏》第 12卷，第375页。 

② 王一鸣：《日本学者空海 (声字实相义)研究》，《现代哲学》，2008年第3期，第1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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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值得注意的是，空海的这些作品全都是用汉语写成的，① 因此，对佛门弟子而言，对汉文学 

习的巨大需求自然也就成为迫在眉睫的首要问题了。 

由此可见，一方面，宗教思想必须借助于语言的手段才能得以彰显和传播，深奥的真言宗思 

想只有转换成耳朵可听、肉眼可见的汉诗乃至美术等艺术表现形式，才能将其传播给普通民众； 

另一方面，汉语书面语承载了空海创造和传播真言宗的重任时，它体现出杰出的思想性，具有培 

养人的想象力的功能。我们由此可以窥见空海为了弘扬真言宗的教义，为了解决佛门弟子以及广 

大的 “秀士”在汉语学习和写作过程中的疑惑，而编写了 《文镜秘府论》。该书其实是一部汉语 

教材，空海是把汉语书面语当作在日本传播宗教的工具来看待的。 

二、创立日本真言宗乃为镇护国家之需 

空海编写 《文镜秘府论》，不仅仅是为了弘扬真言宗本身，还因当时在日本，佛教教义与儒 

家思想和政治及神道已经结合起来，形成镇护 日本的 “国家佛教”，上升成为维护封建体制的意 

识形态，故空海所著的真言宗教论即在阐明真言宗经义的同时，无时不在传达 “济世” “经邦” 

的思想。在当时借用汉字的日本，汉语教学已成为强烈的社会需求，而 《文镜秘府论》遂成为 

帮助有志者实现这一理想的 “通道”。 

(一)汉字传入日本与空海身世的传说 

古代日本虽有自身的语言，但当时却还没有 自己的文字。关于汉字之传人 日本，有很多种 

说法。据 《隋书 ·东夷传 ·倭国》记载：倭国 “无文字，惟以刻木、结绳为手段，于百济求得 

佛经，始有文字”；② 还有另一种说法是，西晋时期，汉字经由百济传人 日本 ，11世纪平安时 

代后期的大江匡房说：“我朝始书文字，代结绳之政，即创于此朝，应神朝。”③ 《日本书纪》卷 

十记载： 

(应神)十五年秋八月壬戍朔丁卯百济王遣阿直岐贡良马两匹⋯⋯阿直岐亦能读经典， 

即太子菟道稚郎子师焉。于是天皇问阿直岐日：‘如胜汝博士亦有耶?’对日：‘有王仁者， 

是秀也。’时遣上毛野君祖荒田别、巫别于百济，乃征王仁也。十六年春，王仁来之，则太 

子菟道稚郎子师之，习诸典籍于王仁，莫不通达。故所谓王仁者，是书首者之始祖也。 
— — 王仁即是于285年第一位把汉字带到日本的中国人，也是第一位从事对外汉语教学工作 

的中国教师。王仁带去日本的 《论语》和 《千字文》“成为日本儒学的起源”， 拉开了儒学在日 

本传播的序幕。《怀风藻 ·序》(751)：“王仁始导蒙于轻岛，辰尔终敷教于泽田。遂使俗渐洙泗 

之风，人趋齐鲁之学。”⑨ 

不管哪种说法——无不证明日本的第一文字就是汉字。古时日本人口语使用本国语言，而书 

写时则完全借用汉字作为自己表达意识、记录语言、交流思想、创造文明的通用工具。直至隋唐 

时期，日本才系统地利用中国汉字创造了日本文字，但汉字在日语中仍始终占有重要地位。 

有意思的是，《文镜秘府论》出自空海之手，可能与其家世有关。空海母亲为阿刀氏，是阿 

刀氏族的后人，而阿刀氏族正是汉人王仁之后裔。 

① 参考 “关于 《声字实相义》祖风宣扬会 《弘法大师全集》本只有汉语原文，没有注释等，筑摩书房本则仅 

有现代口语翻译及注释而无汉语原文，故本文在引文时主要参考祖风宣扬会 《弘法大师全集》本，而涉及 

文章的理解时则参考筑摩书房本及其他资料”(见王一鸣：《日本学者空海 (声字实相义)研究》，《现代哲 

学》，2008年第3期)等。 

② 叶渭渠：《日本文化通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4l页。 

③④⑤ 叶渭渠：《日本文化史》，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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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传，阿刀氏族是首次携 《论语》等汉籍赴日教皇太子读书的汉人王仁之后裔，族内 

代出硕学，不乏鸿儒。阿刀大足则官至侍讲，专为伊予亲王讲读儒典。空海聪颖嗜学的天 

赋，与其家世、庭训不无关系。① 

无疑，空海有在Et本从事汉语教学的家传影响，早已 “把自己融入到汉文化之中，来阐释 

中国的文化，有一种中国意识。”② 

(二)日本借用汉字 “济世”“经邦” 

6__9世纪，即中国隋、唐时期，Et本是大和时代后期、奈良时代和平安时代前期，Et本如饥 

似渴地学习中国文化，出现了全面移植汉文化的高潮，一改过去对中国文化的摄取需经由朝鲜半岛 

中转的途径，对中国文化的引进吸收形式由间接变为直接。如圣德太子 (574—622年)即规定以 

(中国)大陆的王朝为典范，建设新的国家。日本仿照中国的政治体制进行改革，使其从一个杂 

有氏族残余、不成熟的奴隶制国家，过渡到制度完备的封建制国家。“那时的人在接受中国文化 

方面是很迅速的”， “当时中国文化在 日本的势力之大远远超过现在西洋文化在 日本的势力”， 

“所以依靠中国文化而形成日本文化，年代非常悠久，政治上、社会上的进步是点点滴滴地完成 

的。”“日本文化是豆浆，中国文化就是使它凝成豆腐的盐卤。如果再举一例说明的话，就像孩 

子天然具有获得知识的能力，然而要使孩子有真知识，就必须靠先进长辈的教导。”③ 当时的Et 

本人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是把 自己融人到对方文化之中，或者说把对方文化完全融入到 

自己的文化之中。” 汉语书面语遂成为Et本官方、宗教等上层领域占主要地位的表达形式。 

当时天皇诏敕用汉文，官府公文用汉文，朝廷编写史书用汉文，文化人创作诗文用汉文，全 

社会都在普遍地学习汉语。正如贾俊侠所言：“空海的入唐求法不只是单纯的个人喜好与简单的 

文化交流，更重要的是与大唐文化在世界历史上所处的先导地位及 日本政治的需求有关。”⑤ 

自285年，王仁赴 Ft教授皇太子 “研习诸典籍”之后，其后的天皇对皇室子女的教育都是 

延请外来的大陆学者担任教师，以个人传授的方式教学汉语，“从国外来到日本的汉文先生的首 

要任务，就是对皇太子进行包括带有政治学意义的儒教内容在内的汉文教育，外交文书 自不必 

说。我们知道当时日本国内的法典、政务方面的文件等都是由汉文书写的，那么作为下一代帝王 

必须具有通晓汉文的基本素养。因此，在早期汉文先生原本稀少的情况下 ，被指定为皇太子的人 

必须要先接受杰出的汉文先生的指导，向众臣展示其汉诗、汉文的才华之后，才能登上皇位。”⑥ 

而对当时普通的Et本人来说，“学写汉文章正是为了更好的学习了解汉文化。汉文章应当是 

当时运用极广的文式。为写好朝政公文，需要学好汉文章，贵族社会中的Et常交往，也当离不了 

汉文章。在这方面，汉文章当有直接的用途。”⑦ “既然律令的文字表记均使用汉文，那么其他 

的公文书自然也都是用汉文来书写。当时，由于日本全国的人口都是用汉文进行户籍登录，那么 

对汉文书写的巨大需求自然就成为迫在眉睫的首要问题了。在这种社会形势下，就出现了上流社 

会人士崇尚汉诗文的风潮。只要看看现今从平城京遗址，或地方府衙遗迹中发掘出来的中流官吏 

墓葬中的木简上熟练书写的汉语公文文件，就会使人 自然地联想到，平日里对他们发号施令的上 

级官吏们的汉文水平必然会高出一筹。可以想象，上级官僚假若不能写出优雅而具有艺术风格的 

汉语文章，肯定是难以让自己的属下心悦诚服的。”⑥ 

① 高文汉，李秀英：《论日僧空海对中Et文化交流的贡献》，《文史哲》，1999年第2期。 

②④ 卢盛江：《空海的思想意识与 (文镜秘府论)》，《文学评论》，2009年第 1期。 

③ [日]内藤湖南：《日本文化史研究》，储元熹、卞铁坚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81、8、7页。 

⑤ 贾俊侠：《空海长安求法情结探赜》，《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7月，第4期。 

⑥ [日]上桓外宪一：《日本文化交流小史》，第4O—41页。 

⑦ [日]遍照金刚撰，卢盛江校考 《文镜秘府论汇校汇考 ·前言》，2006年。 

⑧ [日]上桓外宪一：《日本文化交流小史》，第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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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弘扬佛法乃为 “济世”“经邦” 

弘扬佛法是为了响应当时日本全社会在中华文化的全面影响下普遍形成的 “济世”“经邦” 

的思想。 

6世纪初期佛教从中国传人 日本，此后的日本佛教各宗都是从中国传人的。值得注意的是， 

“今天日本的佛教已经不是印度原来的佛教，是通过中国传来的佛教，而且不仅是通过中国国 

土，而是通过了中国文化的佛教，是受到中国文化洗练过的佛教。”① ——这是儒道佛相结合后 

的佛教。佛教传人 日本后，在尊儒的同时，和 日本本土的政治及神道结合了起来，形成镇护国 

家的 “国家佛教”，上升为维护封建体制的意识形态。当时，空海创立的日本真言宗以及由最 

澄创立的天台法华宗倍受朝廷重视，形成有本土特色的 “平安佛教”，带有极浓厚的忠君爱国 

思想。 

自607年派遣遣隋使开始，日本派出到中国学习汉文化的遣唐使、留学生、留学僧来华 19 

次，空海就是804年5月随第17次遣唐使团留学长安的学问僧。据日本学者上桓外宪一在 《日 

本文化交流小史》中提到，653年，被派遣到大唐有241人，其中被记录下名字的l7人中有僧 

侣 15人，而且在那份名单中发现了日本中臣镰足的 11岁长子定惠法师的名字，② 可见当时日本 

统治者不遗余力引进中国佛教的热情。当时佛门弟子对卷帙浩繁的汉语佛教经典的研习与苦修， 

已经成为为顺应时代发展，为谋求 日本社会的 “今生来世”而精进不止的行为。 

809年，嵯峨天皇即位。空海次年10月27日修 《奉为国家请修法表》，以求弘扬佛法，其 

表日： 

沙门空海言：空海幸沐先帝造雨，远游海西，适得入灌顶道场，受一百余部金刚乘法 

门。其经也则佛之心肝，国之灵宝。是故，大唐开元以来，一人三公，亲受灌顸，颂持观 

念，近安四海，远求菩提。宫中则舍长生殿为内道场，复每七 日，令解念诵僧等，持念修 

行。城中城外，亦建镇国念诵道场。佛国风范，亦复如是。其所将来经法中，有仁王经、守 

护国界主经、佛母明王经等，念诵法门，佛为国王。特说此经，摧灭七难，调和四时，护国护 

家，安己安他，此道秘妙典也。空海虽得师授，未能练行。伏望奉为国家率诸弟子等于高雄山 

门，从来月一日起首，至于法力成就，且教且修。亦望于其中间不出住处，不被余妨。虽蜉蝣 

心体，羊犬神识，此思此愿，常策心马，况复覆我载我仁王之天地，开目开耳圣帝之医王。欲 

报欲答，罔极无际。伏乞昊天鉴察款诚之心，不任恳诚之至。谨诣阙表，陈请以闻。③ 

空海虽为僧人，却使自己的愿望与国家利益相一致，倡导 “护国护家，安己安他”，并最终 

达到弘法立教之目的，这与他认为佛教和其他诸思想 (外道)的关系是调和性的观念是分不开 

的，而该观念之养成于空海而言可谓由来已久。据日本真济记 《空海僧都传》记载，“和上故大 

僧都讳空海，灌顶号日遍照金刚⋯⋯生而聪明，能识人事，五六岁后，邻里问号为神童。年始十 

五，随外舅二干石阿刀大足受 《论语》、《孝经》及史传等，兼学文章。入京时，游大学，就直 

讲味酒净成读 《毛诗》、《尚书》，问 《左氏春秋》于冈田博士，博览经史，殊好佛经”，④ 又 

“据 《高野大师御广传》说，空海 12岁时，身为伊豫亲王学士的外舅知其喜为佛门弟子，归省 

时便教育他，‘纵成佛弟子，不如暂学文章’，于是 ‘依彼教先读 《论语》、《孝经》等”’，⑤ 著 

《聋瞽指归》，以申学道之志。青年空海曾志在齐家治国，因人仕困难，后决意出家。空海24岁 

① [日]内藤湖南：《日本文化史研究》，第 l1页。 

② [日]上桓外宪一：《日本文化交流小史》，第36页。 

③ [日]《日本文学大系》第71卷，岩波书店，1965年版，第231页。 

④ 转引自王利器校注 《(文镜秘府论)校注》，第 l6页。 

⑤ 卢盛江，《空海与 (文镜秘府论)》，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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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即延历十六年 (797)，著 《三教指归》3卷，向同胞阐释刚从中国传人不久的儒释道三教 

思想精髓的典范之作，书中以道教评儒学，以佛教论老庄，为书中的 “蛭牙公子”指点迷津， 

指出唯有昭示解脱涅椠之道的佛教最为优胜，而其中大乘佛法最可崇奉。通篇极具思辨力，如 

“余思：‘物情不一，飞沉异性。是故圣者驱人，教网三种，所谓释李孔也。虽浅深有隔，并皆 

圣说。若人一罗，何乖忠孝?”’因此一直被哲学家视为Et本思想史上的开山之作。空海后来在 

《综艺种智院式并序》中还将该院规定为 “三教院”。可见 “空海不同于奈良时代以来的儒佛对 

立立场，他抛弃了儒佛对立的观点。从肯定一切存在的即事而真的立场来看，空海承认与佛教对 

立的儒教、道教，并将其放在与佛教调和的关系中是十分自然的。”① 

空海从 “幼就表舅，颇学藻丽，长入西秦，粗听余论” 《文镜秘府论 ·序》)，到去世前以 

“入唐求法沙门空海”名义留下遗言，无不流露出对中国的向往之情，而追求宗教与政治的结合 

便是空海中国情结的核心。“丰富而先进的唐文化以及堪称为东亚密教中心的唐长安是空海人唐 

的外在吸引力；空海对密教的极大兴趣及日本政治对密教的需求，是他一心探求密法的内在驱动 

力”，② 究其实，空海的真言密教乃是融合了儒道佛思想且带有浓厚的忠君爱国思想的宗教，空 

海弘扬佛法乃是为了 “济世”“经邦”。 

有着强烈的 “普利众生”、积极人世思想的空海，自然产生诸多作为：他和高层政治人物来 

往非常密切，深受日本皇室器重。在唐期间，空海汲取多家书法之精华，研磨锤炼，自成一体， 

不仅赫然与嵯峨天皇、橘逸势齐名成为日本 “三书圣”之一，为创造日本文字平假名作出过贡 

献。空海创作了诗词文赋等113篇 (收录于 《遍照金刚性灵集》)，对研究日本古代与大唐、朝 

鲜等的文化交流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828年，空海为实践孔子的 “有教无类”学说，创办了日 

本历史上第一所综合性的不分阶层的平民学校——综艺种智院，“综合兼学众艺”以培养通才， 

教授儒释道三家经典 ，以及阴阳、法律、工艺、医学、音乐等汉学文化和技艺。作为密教法师， 

空海还非常关心地方上水利和堤坝的修建，曾多次直接参与这类工程的施展。传说他还非常关心 

民间的疾苦，为老百姓医病，帮助他们耕种、灌溉。 

空海与 日本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举动被传为佳话，使空海对 日本乃至对世界宗教史、中日文 

化交流史产生了千年不衰的影响。换句话说，空海是明智的，面对日本儒、道、神道等各种思想 

影响都存在的事实，空海正因借助了他一贯所熟悉的儒道思想，才成功扩大了真言密教的社会影 

响，获赐在高野山金刚峰寺和京都东寺 (即教王护国寺)创设真言宗道场，真言宗也因此作为 
一 个独立的教派而活跃于日本的佛教界。空海去世后，又有不少日本僧人相继人唐求取密教，致 

使平安佛教成为密教时代。平安以后日本的佛教，几乎全根据密教加以变革。当时的朝野都信仰 

此教的灵验，从宽平 (889--898年)、昌泰 (898_一9O1年)年间到长和 (1O12—1017年)、宽 

仁 (10l7—1021)年间，密教兴盛到了顶点。他创立的真言密教在日本 “至今己传到近 60代， 

信徒逾5000万人”。⑧ 

(四)《文镜秘府论》是空海为传教 “济时”特制的 “工具” 

《文镜秘府论》的宗旨，明显带有进行政治教化的实用目的。空海在 《文镜秘府论 ·序》中 

即强调文章有 “济世”“经邦”之功效：“君子济时，文章是本也。故能空中尘中，开本有之字， 

龟上龙上，演自然之文，至如观时变于三耀，察化成于九州，金玉笙簧，烂其文而抚黔首，郁乎 

焕乎，灿其章以驭苍生。然则一为名始，文则教源，以名教为宗，则文章为纪纲之要也。世间出 

世，谁能遗此乎!⋯⋯孔宣有言：‘小子何莫学夫 《诗》?《诗》可以兴，可以观。迩之事父，远 

① 李文英、续润华：《空海教育思想初探》，《日本问题研究》，1996年第4期，第71页。 

② 贾俊侠：《空海长安求法情结探赜》，《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第117页。 

③ 曾坤、孟西安：《法门寺地宫展现真貌》，《人民日报》，1995年1月18日第5版。 

· 1l2· 



真言宗教 ·镇护国家 ·二语教学◎ 

之事君。”“人而不为 《周南》、《邵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这里 “君子”即指儒教之有德 

者，对君子而言，文章乃是其救世济时的根本。 

空海不仅从儒学观念出发来确立他经国济世的理念和人生价值， “是知文章之义，大哉远 

哉!”强调 “诗本志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他还吸取了儒教 “诗言 

志”的思想，倡导诗歌的言情作用。在详尽地引用 《毛诗序》的 “动”、“感”作用之后，他主 

张诗的价值正在于 “经理邦国”：“然则文章者，所以经理邦国，烛畅幽遐，达于鬼神之情，交 

于上下之际，功成作乐，非文不宣，理定制礼，非文不载。与星辰而等焕，随橐筲而俱隆，虽正 

朔屡移，文质更变，而清浊之音是一，宫商之调斯在。”(《文镜秘府论 ·南卷 ·集论》)这揭示 

出空海高度重视写作教学，视文章有 “济世”“经邦”之功效的根本思想。 

而 《文镜秘府论》正是空海为了教导 日本学习者学写汉语文章而编写的写作教材。无疑， 

空海编写 《文镜秘府论》就是为了满足当时僧俗之需，是为了使 “将来秀士，无致深惑”，即是 

为了 “将来”能以此作为讲述写作规范的教材指导 “秀士”，解决他们写作中的主要疑惑。可见 

空海为之写作的对象不仅是佛门弟子，更是广大的 “秀士”，即想要学习汉诗写作的广大日本学 

习者。他列举了许多优秀诗句并进行解读之后，赞赏道：“足以比景先贤，轨仪来秀矣。”(《南 

卷 ·集论》)可见该书举例就是为了作为教学示范之用，为了有意识地培养学习者通过 “模仿和 

借鉴”来提高写作水平。于是空海将其携回日本的唐代中土流行的诗格去同存异，汇为一册， 

使得 “庶缁素好事之人，山野文会之士，不寻千里，蛇珠自得；不烦旁搜，雕龙可期。”另外， 

空海还于天长七年 (830)，从梁顾野王的 《玉篇》中选出约1000字，分别以隶书编排字目，上 

冠篆体，下注反切与释义，著 《篆隶万象名义》三十卷，成为日本最早的汉字辞书。可见这都 

是空海为了汉语教学所作的努力。 

因为空海的真言密教作为镇护国家的教义与朝廷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得以不断发展，并作为一 

种思想在日本迅速传播，所以空海编写 《文镜秘府论》目的就是要帮助日本学习者更好地学习、 

理解和运用汉语书面语。因此，《文镜秘府论》的编写也可谓应宗教追求与镇护国家之需而编 

写，具有一定的 “工具”性质。 

三、《文镜秘府论》的二语教学性质 

长期以来人们将 《文镜秘府论》一书的性质定义为：(1)它是一部由El本人编写的中国文 

学批评理论论著；(2)因其保存了许多中国国内今已散佚的文献而颇有价值。 

因为从文学批评史的角度来看，《文镜秘府论》作为一部有关中国六朝至唐代的诗体与骈俪 

文学的专著，“以摘录中国六朝时代至大唐盛世文艺理论书的方式成功地汇集了一部完整的文艺 

理论书。”① 它被 El本学者公认为是日本汉诗学的第一部著作，奠定了日本汉诗学的基础，而且 

在悉昙学、日本歌学等方面对 日本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日本文艺理论家加藤同一对 《文镜秘府 

论》评价很高，认为它在诗法体系的详尽上，是公元8世纪以前中国所仅见的，而日本汉诗创 

作之所以长盛不衰，《文镜秘府论》所起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② 

其次，唐代诗坛虽然非常繁荣，但唐人的文学批评资料却十分难得，明代以来就流行着 

“唐无诗话”(这里的 “诗话”是泛称诗歌评论)之说，因为 “唐代的诗文，如日中天；而论文 

之著作，则寥若晨星。所以后人都说唐人只知作诗，而宋人才专门出来替唐人作诗话。⋯⋯假使 

要编一部中国文学批评史，各朝均容易收辑材料，只有唐代较感困难，因为当时论文书籍都未能 

① [日]上桓外宪一：《日本文化交流小史》，第 104页。 

② 张卫红：《空海对中日文化的贡献》，《东方艺术》，2001年第2期，第6o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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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传至今。”① 实际上唐代文学批评的资料并不贫乏，主要问题在于很多资料都已散佚，现存资 

料又真伪混杂。而海外汉籍 《文镜秘府论》则保存了很多初盛唐的诗文批评资料。正如任学良 

所说： 

《半江暇笔》 日： “唐人诗论，久无专书，其见于载籍，亦仅仅如晨星；独我大同中， 

释空海游学于唐，获崔融 《新唐诗格》、王昌龄 《诗格》、元兢 《髓脑》，皎然 《诗议》等 

书而归，后著作 《文镜秘府论》六卷，唐人卮言，尽在其中，但惜不每章题日谁氏之言， 

使后世茫乎无由采择矣。”② 

所以，“《文镜秘府论》的价值，首先是它保存了中国久佚的中唐以前的论述声韵及诗文做 

法和理论的大量文献。”③ 

然而这些议论都未从空海的宗教观念这一根本出发点来看问题，也未从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 

学的角度来看问题。根据空海写作此书的宗旨以及全书的结构安排和重点所在，我们应当判定 

《文镜秘府论》其实是一部以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写作教材。而且由于此前，是目前为止我们看 

到的第一部由外国人为外国人编写的汉语诗文写作教材。 

首先，空海在 《文镜秘府论 ·序》中指出： 

爰有一多后生，扣闲寂于文囿，撞词华乎诗圃；音响难默，披卷函杖，即阅诸家格式 

等，勘彼同异，卷轴虽多，要枢则少，名异义同，繁秽尤甚。余癖难疗，即事刀笔，削其重 

复，存其单号，总有一十五种类。 

从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当时日本亟需进行汉语教学，教材也很多，据卢盛江的考证，空海之 

前的声谱音韵类著作以及有关的文笔类著作，种类繁多，④ 可能当时日本学习者就是采用这些由 

中国传人日本的各种文学及文论典籍即 “诸家格式等”作为诗文写作的样式手册来使用的。空 

海应其学生之请，在讲学的坐席上对 “诸家格式等”进行删削编撰，弃其同者，撰其异者，针 

对当时流行于日本的学风，为 日本学习者编撰一本适合的汉语写作教材，在各项关于 “文”和 

“笔”的写作技法里，分别筛选诸家之论中适合日本学习者写作汉语诗文所需的内容后，加以重 

新构成。 

其次，对于中国文学批评史论著，目前的意见倾向于文论是写作论著这一看法，⑤ 正如王运 

熙先生所言：“人们一提到 《文心雕龙》，总认为它是我国古代最有系统的一部文学理论书籍， 

其性质相当于今天的文学概论那样。我过去也是这样看的。⋯⋯但从刘勰写作此书的宗旨来看， 

从全书的结构安排和重点所在来看，则应当说它是一部写作指导或文章作法，而不是文学概论一 

类书籍。《文心雕龙 ·序志》一开头说：”夫文心者，言为文之用心也。“明确指出其书是讲如何 

用心做文章的⋯⋯用 ‘雕龙’名书，似是说此书论述作文之法，象雕龙那样非常精细。《序志》 

篇开头那段话表明此书宗旨在讲为文之法，则是没有疑问的。”⑥ 依次类推，我们发现 《文镜秘 

① 胡小石 ：《胡小石论文集续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1年。 

② 转引自王利器：《(文镜秘府论)校注 ·前言》，[日]弘法大师原撰，王利器校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1983年，第 11页。 

③ 卢盛江：《空海与 (文镜秘府论) ·引言》，第 1页。 

④ 其书目主要来自 《日本国见在书目》，今有的已佚，有的尚存，详细书目详见 [日]遍照金刚撰，卢盛江校 

考 (2006)《(文镜秘府论)汇校汇考 ·前言》，第1卷，第30页。 

⑤ 例如关于 《文心雕龙》的性质问题，目前主要有两种说法，一种认为，《文心雕龙》是一部关于 “文学” 

的书，是一部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专著；另一种认为，《文心雕龙》是一部讨论文章学理论的著作，因其所 

论并不局限于文学作品，其中不少篇幅主要关于学术文章与应用文的写作，而且仅从其书名对来看，《文心 

雕龙》显然是一部高度重视或主要谈写作构思与语言修饰的书。 

⑥ 王运熙：《<文心雕龙>的宗旨、结构和基本思想》，《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1年第5期，第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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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论》有非常相似的现象，我们从 《文镜秘府论》的书名就能窥察到空海的良苦用心。 “文” 

字，即作文；“镜”字揭示出该书的教材性质，即为了讲解写作规范，教导学习者模仿范例并进 

而学会写作而编撰；而 “秘府”两字，即告知书中珍藏着作文的种种奥妙。正如任学良所言： 

文镜者，犹言文章之龟镜也，以此照之鉴之，优劣毕见，无所逃遁矣。秘府者，文章之 

奥府也。本书以 《文镜秘府》为号，确乎名称其实，善读者得此宝镜，自必入于文章之奥 

府矣。《文笔眼心钞序》云： ‘余撰 《文镜秘府论》六卷，虽要而又玄，而披诵稍难记。’ 

‘要而又玄’，此大师之 自评也，用释此作，堪称的当。④ 

近来，国内有些专家也意识到了其明显的教材特征，只可惜浅尝则止未能就此定性： 

《文镜秘府论》主要编入实用性比较强的写作范式，并化繁为简，以便于El本的僧俗学 

子学汉诗汉文。② 

空海精通内外典籍，他的 《文镜秘府论》影响很大，这是一部论诗文格式的修辞学 

书⋯⋯空海写作此书是为了满足平安时代对写诗作文的方法的要求，促进 了日本汉文学的 

发达。③ 

不难看出，正因为 “自《文镜秘府论》形成的对汉诗艺术特点的认识，深深地进入到了日 

本汉诗学中去了”，④ 所以才对日本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文镜秘府论》作为汉语作为二 

语写作教学的宗旨贯穿全书，许多地方都扣紧宗旨论述如何把汉语诗文写好，在全书的结构安排 

上也体现出来。空海自谓所编写的内容 “总有一十五种类：谓 《声谱》，《调声》，《八种韵》， 

《四声论》，《十七势》，《十四例》，《六义》，《十体》，《八阶》，《六志》，《二十九种对》，《文 

三十种病累》，《十种疾》，《论文意》，《论对属》等是也。”⑤ 其所设篇章都是为了写作教学的 

实际服务，《文镜秘府论》开首五篇谈音韵，符合于今天的 “听说领先，读写跟上”二语教学原 

则；重视对偶教学，对汉语作为二语学习者重点开展字、词、句的教学；其写作指导好像 “骨 

架”，简明扼要，条理分明，而范文举例好像 “肌肉”，丰富生动，经纬交错，把主干和分枝理 

得十分清楚，把如何写好文章的道理介绍得非常周密。它还设得有 “改错”篇 目，后面又附有 

“文史知识”作为写作参考，其编排方式与今天的二语写作教材非常类似。 

那么，日本人是怎样看待 《文镜秘府论》的呢? 

这部 《文镜秘府论》，⋯⋯序文说弘法大师年轻时曾在当时京都的大学寮里学习过，跟 

那时的一位伯父、叫作阿刀某的人，还有其他大学博-~41"-I学习汉文。其后在唐朝留学时也注 

意这方面的学问。看来，他当时看了很多通行的诗文法则书。于是他想到把这些法则汇集起 

来写成一本书，以帮助大家，为俗人、僧侣写作诗文提供方便。⑥ 

平安初期，日本人盲目地写了中国古诗。他们写诗也不晓得规律。空海一定是为教 日本 

人写诗而编著了 《文镜秘府论》。该书到江户时代，作家们，包括儒家的人，一直用来学习 

写诗的课本。”“空海编著的 《文镜秘府论》及其缩编版 《文簟眼心钞》到江户时代，数百 

年来一直作为作家们常备在身边的书。⑦ 

《文镜秘府论》是创作中国古诗古文的入门书。不仅对诗文，后来还对歌论 (和歌的评 

① 转引自王利器：《<文镜秘府论>校注 ·前言》，[日]弘法大师原撰，王利器校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1983年，第 2O页。 

② 卢盛江：《空海的思想意识与 (文镜秘府论)》，《文学评论》，2009年第1期，第78页。 

③ 郑彭年：《日本中国文化摄取史》，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90页。 

④ 卢盛江：《空海与 (文镜秘府论>》，第2页。 

⑤ 见 《文镜秘府论 ·序》。 

⑥ [日]内藤湖南：《日本文化史研究》，第89页。 

⑦ [日]渡边照宏编 《日本 思想最澄 ·空海集》筑摩害房，1969年，第8、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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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产生了影响。④ 

在平安朝 (794—1192年)，知识分子写诗时参考 《文镜秘府论》，作为一种指南。② 

《文镜秘府论》是我国关于诗文的著作之嚆矢，大师在我国作为修辞学的始祖，在我国 

第一次明示了中国诗文的规范规则。到明治、大正时代 (1868--1926)一直用来学中国古 

诗古文的入门书。③ 

空海编著的 《文镜秘府论》及其缩略本 《文笔眼心抄》收录了很多汉语诗文创作的模 

范例句，是日本人从古代一直到近代进行中国汉语诗文创作时参考的用例集，可谓日本人学 

习中国古诗文创作方法的唯一入门书，同时也是必读书。④ 

《文笔问答抄》宽永五年 (1625年)，印融著，是学中国古诗古文的参考书。里边也收 

录了 《文镜秘府论》的一部分。⑤ 

显然，在日本人的传统观念里，《文镜秘府论》不仅是以日本学习者为教学对象供教学用的 

汉语教材，而且是第一部在 日本本土产生的汉语诗文写作教材。事实上，该书的确曾在 日本长期 

被当作学习汉语诗文写作的教材，且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一方面，请求空海编写该书的是热 

心写作，恳请大师撰述的以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日本学习者，另一方面，空海的真言宗教义与时 

政导向、社会需求紧密结合，形成了一套独具匠心的思想体系，并通过 《文镜秘府论》作为教 

材所开展的汉语教学，直接帮助了日本学习者获得阅读中国典籍、写作汉语诗文的技巧，对日本 

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鉴于目前我们还没有发现在空海之前有类似编写汉语教材的人，我们认为空海所编之 《文 

镜秘府论》作为一部由日本人编写的指导日本人写作汉语诗文的教材，第一次较为系统地将汉 

语诗文写作方法进行总结和编写，开了海外汉语写作教材的先河，这在对外汉语教学史上是非常 

宝贵的。 

总之，空海是为了实现弘扬真言宗和以真言宗镇护国家的理想，而推广汉语书面语在日本的 

教学。既然 “如来说法必借文字”，“密”为 “显”之极致也，那么，清扫语言障碍也就成了必 

要的举措。可见 《文镜秘府论》正是空海宗教观与语言观、语言教学思想观密切相关的产物。 

(责任编辑 黄夏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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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写作中，日本来华留学生大泽美佳同学曾多方帮助笔者在日本查找资料，谨致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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